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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伟

小时候，我家吃饭基本上
不用盘子，都是用大碗。米饭、
面条用大碗盛，炒菜也用大碗
盛。大碗粗朴豪放，饭菜一股
脑盛在里面，让人觉得踏实安
心。但是，饭菜盛在碗里确乎
没有太多美感。那时讲究的是
吃饱，没有人太关心饭菜的色
香味，更别提餐具好不好看了。

后来，生活条件渐好，各式
各样的盘子开始“入驻”厨房。
炒好一道菜，盛在圆形浅底的
白瓷盘里，菜品的“卖相”一目
了然。掌勺者厨艺足够高的
话，一盘菜摆出来堪称艺术
品。白瓷盘精巧玲珑，仿佛一
朵盛放的白莲花，菜品放在中
心位置，很有花开曼妙之趣。

如果说原来的大碗盛菜是豪放
派，盘子盛菜则是婉约派，颇有
几分精致文雅。不仅如此，菜
肴摆盘中香味更容易飘散出
来，且易于降温，吃着不会太烫
嘴。盘子因为其美学价值和使
用价值兼具，迅速成为我家最
受欢迎的餐具。

我发现，用盘子盛菜确实
能让日常餐桌生活变得更有仪
式感。硕大粗笨的菜碗退出舞
台，精致美观的盘子占据了餐
桌最主要的位置。这个过程，
也是我们从吃饱到吃好的过
程。中国人做菜一直讲究色香
味俱全，而盘子也能够为菜品
增色。实际上，菜品与盘子是
一个相互成全的关系，好看的
盘子如果搭配品相太差的菜，
就有点煞风景了。所以家里的

主厨开始刻意提高自己的厨
艺，以便做出来的饭菜与精致
的盘子更为匹配。从这个层面
讲，盘子在促进厨艺提升方面
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让家人
吃饭的心情更愉悦了。精致的
盘子里，摆放着好看又好闻的
美食，意在味先，人们吃起菜来
也会觉得味道更佳了。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
到，应该讲究点餐桌美学了。
当然，这也是在讲究生活美
学。人的追求总是如此，物质
得到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
上的满足。而追求精神层面的
东西，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盘
子是一个不错的载体，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平衡我们对物质和
精神的双重追求。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盘子

一直是极为重要的餐具。想来
古代的“玉盘珍馐”一定极具诱
惑力，而西方人更习惯用盘子
吃饭。在大饭店里，摆盘更是
极富创意的工作。有时在饭店
吃饭，看到一道创意十足的菜
肴端上餐桌，我们会惊叹于餐
具、摆盘与菜肴的完美结合，浑
然一体，这确实是艺术品。

当然，盘子在家庭日常生
活中的点缀作用更加重要。发
现盘子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之
后，我每年春节时都会为家里
添置点新盘子。盘子应该是所
有餐具里面最具潜力的，可以
激发出人的无限创意，既用以
装饰我们的餐桌，更为生活增
添一份美趣。碗虽然也可以变
换样式，但毕竟可塑性不够强，
实用性占主导。而盘子除了圆

形之外，还有椭圆形、方形、菱
形、三角形等等，形态多样，宛
如舞台上个性独立又互相配合
的各类生动角色。盘子上的图
案也能体现创意，如同古人在
扇面上作画一样，精彩纷呈，意
趣无限。不同的图案还能与不
同的菜品相结合，共同表现出
独具特色的意趣，实在可爱。

其实不光是盘子，生活中
的很多器具都可以为我们提供
不可多得的美趣。小碟子、花
瓶、茶盏酒杯……广阔的生活
中有很多相伴而生的丰富美
器，它们又都成为我们创意生
活、情趣生活的载体和舞台。
把生活营造得诗意生香、浪漫
温情，其实并不是一件多难的
事，只要你怀着一颗发现和热
爱之心，总能收获一盘美趣。

■周天红

村子四面由大山围着，要
出村子，西关是唯一出口。

西关就在村子的西山上，
那里是一个石头城堡一样的关
口。关口高高在上，像建在云
朵里。村里流传的故事讲，早
年间，关口城门上建有两层木
楼，飞檐望角，圆木耸立，人在
约十五公里外都能望见其雄伟
姿态。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剿匪
战争，也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大
火，使得木楼灰飞烟灭，只留下
关口。关口依然雄伟，全是用
石头堆垒而成。那石头可不
小，全是条子石，一大块长有两
三米、厚有半米，没有七八个大
汉子是抬不动的。关口成半圆
洞形，有抵门杠，有射击孔。人
立关口，无论山下哪个方向来
人，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西关是村里人的晴雨表。
村里有句俗语：“西关戴帽帽，
天老爷要撒尿。”意思是说西关
上有云雾紧锁山顶，那就是风
雨将要来临的前兆。那家伙，
准头堪比天气预报。尤其是五
黄六月乡下收庄稼、晒粮食、抢
偏东雨的时候，村子里有经验
的老人都知道，出门就得看看
西关上的情况——如果西关
上有云雾遮日，那就得准备雨
具或是把稻谷堆放盖好了，免
得稻谷被大雨淋湿，生芽生虫
烂了。

西关是村里人与外界联系
的分水岭。站在西关上，村子
里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哪家
出门放牲口，哪家挑着庄稼进
屋，哪家喂猪喂鸡，哪家开锅煮
饭，只要随便扫上一眼，心里就

明白了。从西关向外望去，那
就是天宽地广了。一眼望去，
几十公里以外的地界尽收眼
底。出了西关下了坡，过倒桥
子，上走马岭，那里是公路边的
一个车站。从走马岭上了车再
去白合场，便到了离村子最近
的一个乡场镇子；再从白合场
坐车，就能到县城、省城以及更
大更远的城市和世界——这其
实是年少的我在西关的关口城
门条子石上翻来覆去晒太阳，
望着天空发呆时对外面以及未
来的想象。

西关经常是我少时一个人
玩耍的最好去处。那时，村子
里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娃要么
去白合场的学校，要么去白合
场以外更远的地方上学了。日
常大多时候，村子里就我一个
少年，背着割牛草背筐往西关
走。西关前后都是大山坡，牛
草多，在那里也看得远。一条
青石板大路穿过关口弯弯曲曲
延伸向远方。要是有一个人从
关口外走进村子里，我通常用
不着仔细瞧着就能很快判断
出是哪家来了亲戚朋友，哪家
就该杀鸡取肉磨豆花了。坐
在关口的条子石上，我最想两
件事儿。一是自己家能来亲戚
朋友，那就有好吃的好喝的上
桌。那时虽然家里颇为清贫，
一旦亲戚朋友来了大人们还
是会设法准备点拿手菜，小娃
儿也是免不了要饱一回口福
的。二是娘能从白合场早些回
来。白合场逢农历三六九赶乡
场。每个逢场天，娘都要去白
合场卖些豆豆果果的土货，然
后再买些油呀盐呀肉的，细心
地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就怕
饿着了娃。娘从白合场回来，

证明那一阵子家里的日子又好
过了。

好多时候，西关成了我梦
想的美丽城堡。但随着成长，
我后来才逐渐明白，西关以及
西关以外的世界并不如想象中
的那么简单。

哥外出打工的那年，父亲
一路送到西关上，反复帮他整
理好行装。哥顺着大路走了，
父亲两眼直直地盯着，直到望
见他在走马岭上了车，父亲才
长出一口气坐在关口的长条石
上，半天没说一句话，两滴眼泪
从脸上静静地滑落。哥才十六
岁，初中毕业待在家里一两年
了，没学上手艺，只有出门闯生
活。总待在家又能怎样呢？一
天天岁数混大了，却没有什么
谋生机会，说不定老婆都讨不
上，只有打光棍的命。

站在西关的关口，我每次
看着父亲去白合场帮人抬石
头、抬木料、扛竹片，一次次从
晨雾中走下西关的背影，心里
都有些感伤。可感伤又能改变
什么呢？只能默默地祝福父亲
平安。那时，家里除了油盐柴
米的日常花费外，还有逢年过
节人情来往等一大摊子的开
销。父亲若不出门挣点钱支撑
着，有个亲戚朋友上门不可能
只吃白开水喝西北风吧。

当然，我自己也是从西关
走出村子的。那一天，当我走上
西关的关口，转身望见娘在屋
檐下的身影，一缕残阳，一缕炊
烟，娘的影子比炊烟还消瘦，比
老屋还脆弱。娘的身后就是家
了。我知道，有娘在，家就在。

如今，在长江边这座小城
里走着，我有时突然会想起老
家村子“西关戴帽帽，天老爷要

撒尿”的俗语。可是，从一条水
泥路到另一条水泥路，从一部
电梯到另一部电梯，从一座高
楼到另一座高楼，我们要怎样
才能看清楚天老爷的脸色呢？
四季不变的灯光与霓虹、门面
与楼宇、喊声与叫卖声，唯一容
易变换的是人情与世事。这是
人的世界，有好些个人来了又
去了，又有好些个人去了又来

了，但他们都无法被从一条路
上或一个关口上看清。

我总是怀想西关上的那些
日子，有人们简单的来来往往，
有烟雨云雾的一眼便看清，有
家和娘就在眼底和身后，一切
都是轻松而又踏实的。

高高西关，家韵乡情，就一
直在自己心底藏着，多好的风
景和回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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